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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是 5⽉ 23号，我现在实际上是在禅修营⾥，我们正在举办法语

禅修营。

我刚刚才了解到，今年 10⽉，为了庆祝泰⽼师⼀百岁诞⾠，我们将会举办⼀个有关

泰⽼师照⽚和书法的展览。

我们希望法语区的兄弟姐妹也能来参加，⼀起准备这个展览。

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⾮常⾼兴，因为今年⾮常特别。

我们庆祝泰⽼师⼀百岁诞⾠，⽽且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，我们还会出版⼀本泰⽼师

的书法专辑。

所以，我也邀请越南的兄弟姐妹重新出版⼀本泰⽼师在 1950年出版的诗集。

这本诗集的名字是《秋暮之笛》（秋天⻩昏的笛声）。

我希望这本诗集能够在 6⽉，就以越南语、法语、⻄班⽛语和中⽂出版，让⼤家可

以阅读。

第⼆本书已经在朗梅（拉梅）出版社那边准备好了，⼀个多⽉以前就已经定稿了，

只是还没有放到⽹站上。

也许在 6⽉的禅修营，我们也会有这第⼆本诗集的⼀部分纸本可以提供。

连泰⽼师最资深的弟⼦，都没有读过这些诗。

第⼆本诗集是⼀本寓⾔诗集，我们在档案⾥只有⼀两本很旧的版本，这些书在越战

期间已经失传了。

现在⼤家有机会可以重新读到它们，我们也已经把它翻译成法⽂。

我知道，也许这个译⽂还不够好，但是我们会努⼒把它修订得更好。

我们正在努⼒修改这些译⽂。

好的，现在我们开始⼀起来学习⼀部新的经⽂。

这部经⽂是《佛说法印经》，也就是关于“三解脱⻔”的经典。

为什么我们要讲三解脱⻔？为什么叫“解脱⻔”？解脱⻔这个说法和“法印”有⼀点不

同。

我们常常会觉得⾃⼰被困住了，找不到⼀个解脱的⻔。

因此我们很痛苦，会感到绝望，⼀直在寻找⼀个出⼝。

借着我们的修习和观照，我们能够慢慢理解、觉察到：我们可以找到⼀扇⻔。

这扇⻔能够让我们进⼊⼀个更加⾃由的世界。



这扇⻔所通向的世界⾮常开阔，⽽不是像被困在⼀个⿊暗的⼩房间⾥。

如果我们能够打开这扇⻔，就能⾛进⼀个很美、很宽⼴的空间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⻔内和⻔外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。

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通过这扇⻔，我们就可以触及解脱，⽣起智慧。

泰⽼师在 80年代翻译了这部经⽂。

1980年他翻译的时候，给这部经⽂取的题⽬就是《佛说法印经》。

有些朋友⼿上拿到的，可能就是 1980年那⼀批早期的版本。

在那个版本⾥，题⽬⽤的是“法印经”，在这部经⽂的第⼀部分和第三部分⾥，都提到

“法印”来解释这部经⽂。

这部经⽂实际上是从汉⽂⼤藏经⾥的⼀部经典翻译过来的，是第 104号经。

当然，这部汉⽂经典本身⼜是从梵⽂经典翻译⽽来的。

所以在这部经⽂的结尾处，你们可以看到注解，说明这个译⽂是来⾃汉⽂⼤藏经，

并且对应哪⼀部梵⽂经典。

这部经在⼤乘和⼩乘（南传、北传）的经典系统⾥⾯都有相应的版本。

经⽂这样开始：

“如是我闻：⼀时，佛在舍卫国，与⽐丘众俱。”

有⼀天，佛对⽐丘们说：

“你们知道什么是殊胜的法印吗？

现在我要为你们分析、解说。

你们要以⾃净其意，专⼼听闻，谨记领受，静⼼修习。”

在这个场合，没有⼈先向佛陀提出问题，佛也没有等弟⼦发问，就直接开始对⽐丘

们解说。

因为佛陀认为这是⾮常重要的，或者说他在僧团⾥已经感觉到弟⼦有这个需要，需

要这⼀类的教导。

所以，佛陀就在那个时候，主动给⽐丘们这个学习的机会。

佛陀也看得出来，⽐丘们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这部经的教导。

因此，他主动开示，⽽不是在弟⼦提问之后才开始解说。

他说：你们要⼀边听，⼀边记住，然后要静⼼去修习。

佛陀希望⼤家听法的时候，要带着专注的注意⼒，要有清净⼼，才能够深⼊地理解

，要深度地聆听。

不要带着先⼊为主的成⻅，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，⼼⾥很容易⽣起：“啊，这个我同

意”或者“这个我不同意”。



如果我们听法的时候，⼀直⽤分别⼼去判断“赞成 /反对”，那就是⽤头脑、⽤概念在

听，⽽不是⽤整个身⼼在听。

我们需要⽤清净⼼来聆听。

不要⽤各种概念来⽐较、对⽴。

当我们⼀边听⼀边⽐较各种观念时，就很难真正⽤我们的真⼼去感受，⽽只是在内

⼼⾥起很多分别、判断。

要想真正深⼊理解、并且能够记得住，⼜能够在⽣活中修习，就需要这样的聆听⽅

式。

在各种境界之下，不要太起伏不定，要提起善巧，才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来实践。

然后⽐丘们回答说：

“世尊啊，如果您为我们宣讲，我们将尽⼼聆听。”

佛陀说：在佛法中，我们只为那些愿意听法、愿意接受的⼈来宣讲。

所以当⽐丘们回答：“是的，世尊，请为我们宣讲，我们将尽⼼聆听。”

这就表示他们具备了听法的意愿。

佛陀接着说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⼀定的善巧⽅便，知道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。

如果我们看到某个⼈正在受苦，但那个⼈并不想修⾏，我们就不要强迫他，不要硬

要给他讲佛法。

我们可以⽤⾃⼰的⽣活⽅式来示现，不⼀定要⽤很多佛法名相去说。

如果没有善巧的⽅法，勉强去说，就很容易引起反感、冲突，我们本身也缺乏这些

技巧。

当我们有⽅法、有善巧⽅便来分享佛法，了解⾃⼰和他⼈的处境，就能提供⼀些对

⾃⼰有益、对对⽅也有益的内容。

如果双⽅都有这种开放、愿意接收的⼼，那么沟通会很顺利，这样的传递就能够圆

满。

佛陀说：

“空性既⾮有，亦⾮⽆，远离妄想，远离⼀切错误知⻅；不⽣不灭，超越⼀切分别。”

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经句，我们也许还不知道什么是空性，什么是真实本性，什么是

不⽣不灭，什么是错误的知⻅。

但是我们可以⻢上感觉到：这⾥谈的是⼀种超越⽣死、有⽆、是⾮的境界，是进⼊

究竟维度的语⾔。

空性没有形相，不能⽤概念来把握。

空性从未⽣起，也不是任何知⻅可以执取的对象；因为不能被抓取，所以它可以包

容⼀切法，安住在平等⽆分别的智慧之中。



这才是真正的理解。

当我们听到这些话，就知道不要去抓取、不要起分别⼼。

我们会感觉⾃⼰正在进⼊究竟的维度，这就是正⻅。

不仅是空性如此，所有的佛法也都是如此。

这就叫做“法印”，因为我们明⽩空性是所有现象的本质，所以“法印”就是佛陀教法的

印章。

在这样的教导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要素。

我们知道，在佛经⾥谈到“法印”时，有的经说“三法印”，有的经说“四法印”。

这⾥主要讲到的是⼀个“究竟实相”的印章。

有的经典只讲⼀个法印，有的讲三个，有的讲四个。

我们常听到的“三法印”是：⽆常、⽆我、涅槃寂静。

在北传佛教中，早在⼆世纪左右写成的经典⾥，就已经提到这三法印：⽆常、⽆

我、涅槃。

也有其他经典、其他宗派讲“三法印”，但是内容不同：说的是⽆常、苦、⽆我，没有

提到涅槃，⽽是⽤“苦”代替涅槃。

然后，还有其他经典讲“四法印”：⽆常、⽆我、涅槃、苦。

⽽⽼师呢，他观察到，在⼀代⼀代的传承当中，对法印的理解不断在变化。

有的学派认为“法”本身就是⼀个法印，“苦”也是⼀个法印。

后来，也有⼀些⼈说：“不，不应该这样理解。如果说涅槃才是真正的法印，那才符

合佛陀的教导。”

佛陀总是教我们两个维度：

⼀个是⽇常⽣活中的世俗谛，⼀个是究竟的胜义谛。

所以，如果在法印⾥缺少了涅槃这个究竟维度，佛陀的学⽣就会再⼀次把涅槃加了

进来。

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“四法印”。

过去，许多法师和⽼师的教导，在传承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的说法，更不⽤说佛陀已

经离我们两千六百多年了。

你看，仅仅是泰⽼师离开我们这⼏年的时间⾥，弟⼦们在重复学习、修习他的教导

时，就已经出现很多不同的理解。

所以，如果我们把经典丢在⼀边，只是说“要享受当下”，把“当下”和“未来”截然分开

，好像现在和未来没有关系，那就误解了教法。

因为⽆我，⽆我意味着没有⼀个独⽴存在的“⾃我”，这个“我”是由所有“⾮我”的元素

组成的。



我们理解了“相互依存”（interbeing），就会看到当下和未来密切相关。

怎么能说当下和未来毫⽆关系呢？

如果看不到当下对未来的影响，这就不是⼀个正确的修习⽅式，对吗？

那我们继续。

这是⼀个基本的教义。

各位⽐丘，请认真地听，才能理解，并且要在现实⽣活中观照、实践。

佛陀强调这三解脱⻔的重要性，这是佛陀教导三解脱⻔的主要⽬的。

修⾏者应该在⼀个安静的地⽅观照，⽐⽅在林中的⼀棵树下，才能清楚看到⾃⼰的

痛苦。

佛陀要求我们要静坐、要沉思、要深度观照。

今天上午，我也谈到了，如何在很深刻的观照中获得智慧。

当我们在观照的时候，才会真正意识到、看清楚⼀些东⻄。

有时候，我在森林⾥⾏禅。

就好像两天前，我在林中⾏⾛，突然间意识到这⽚林⼦⾮常美。

那⼀刻，我在内⼼深处对森林说：

“你们这些树真的⾮常幸运，能够在这⾥得到很好的保护。

你们不像在亚洲，那⾥有很多森林被砍伐，很多树被砍倒。

在这⾥，你们都被好好地保护着。

在亚洲，很多树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，常常被砍伐，所以许多树都不够强壮。

但在这⾥，这些树都被保护得很好，很强壮。

我们也需要你们这些树保持强壮。

如果世界上其他地⽅的树也能像你们⼀样保持强壮，也许就能帮助拯救地球。

我们依靠着你们这些强壮的树。”

那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我们跟这些树之间的“相依相续、相互存在”。

如果我们能够敞开⼼胸，扩⼤视野，就会很清楚地感受到⾃⼰和树之间的相互联

系。

就在那⼀瞬间，我的感受⾮常强烈。

我也看到，作为⼈类，我们不应该被绝望所吞没。

我们需要学习照顾、转化⾃⼰的愤怒。

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些树也变得忧郁、绝望，它们也会慢慢枯死。

我们⼈类也是⼀样。

我们需要主动去寻找有利的条件，创造对⾃⼰、对别⼈、对世界有益、充满慈悲的

环境。



虽然在⽣活中，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⼼理压⼒、冲击，但我们应该善⽤那些好的

因缘，为世界作出贡献。

当我接触这些树，或和别⼈相处的时候，我能清楚感受到这种“相互存在、相互连接”

的关系。

这些瞬间，都可以成为觉醒的⽚刻。

我们每个⼈都有这样的觉醒瞬间，

都有那些深⼊理解和觉知的时刻。

我们的困难在于：如何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中⽣活，同时⼜不忘记⾃⼰还有很多责任

与忧虑要⾯对？

佛陀说，要“找⼀处寂静处”，⽐如在森林⾥、树下，如实观察。

因为我们必须要有⼀个⾜够安静的空间，才能真正观照。

只有在静坐中，我们才容易⽣起观照。

但问题是：我如何在⼀整天的⽣活⾥，持续地保持这种观照的状态呢？

科学家也发现，“没有任何东⻄真正被创造出来，也没有任何东⻄真正消失”。

但是，我们如何在⼀天 24⼩时的⽣活中，持续地保持这样的觉照和观照？

这是⾮常重要的。

泰⽼师在世时，不断提醒我们，要把“正念”融⼊我们⽇常⽣活的每⼀个瞬间。

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⼀直保持觉知，才能真正看⻅“苦、空、⽆常”，

也因此，不再执着于“⾊身与现象”。

这也正是佛陀在四圣谛中告诉我们的：

其中有⼀个重点，就是如何能够解脱痛苦，⾛出苦海。

如果根据佛陀的教导，我们只抓住其中⼀部分——

⽐如只看到“⾊（或相）会带来痛苦”，

那就只停留在四圣谛中“苦谛”的⼀⻆。

这⾥虽然提到“⾊是苦”，但没有进⼀步说明如何脱离痛苦的道路。

事实上，是我们对“⾊、对境”的感受与错误认知造成了痛苦。

“相”本身并不⼀定是苦。

“相”是空、是⽆常的——这⼀点我是同意的。

你们不要执着于“相”，

⽽要对“相”的真实本质有深⼊的理解。

这就是：我们的身体、五蕴，本质上都是“空”的——

所谓“五蕴皆空”，也就是“⽆我”，没有⼀个独⽴、固定不变的“我”。

⽽我们所⾯对的⼀切境界，都是⽆常的，它们⼀直在变化，

是由种种“⾮我”的元素组合⽽成。



这样理解了，就⽐较不会执着于“相”。

⽐如，如何看待我们的“五蕴”？

如果我们修习得⽐较扎实，就会⽐较少执着。

我知道，有些⼈对“相”⾮常执着。

我也认识有⼈⾮常执着于⾃⼰的身体和美貌，

于是他们很痛苦、很悲伤。

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医疗美容⼿术存在的原因之⼀。

不仅对“⾊身”会有执着，

对“感受、知觉、⼼⾏、意识”也⼀样会执着——

这些其实都是⽆常的、空的，属于五蕴。

我们也会对感官的感觉执着。

例如，有些⼈习惯于⼯作时那种“很有⽤、很被需要”的感觉。

有些⼈在退休以后，不能接受“退休”这个观念：

“我现在不⼯作了，我不如从前了。”

当我们忙着⼯作、做很多事情时，会觉得⾃⼰很有⽤；

⼀旦不再做事，就觉得⾃⼰没⽤了。

这也是⼀种执着——对感觉、对⾃我形象的执着。

你知道，⼀个⽉前，我很有幸跟⼀位空服员聊过。

她曾经在⻜机上⻓期⼯作。

听她分享她的⼯作经历，我学到了很多，也⽣起了很多很多的爱与理解。

我们平常坐⻜机，只看到空服员和机师的“外在形象”，

却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其实⼯作得⾮常⾟苦，⾮常⽤功。

这位朋友说，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眼癌。

她告诉我，像空服员这样⻓期在⾼空⻜⾏⼯作的⼈，

因为接触较多辐射，罹患癌症的机率要⾼出⼤约⼀半。

她年轻时得了眼癌，最近⼜得了第⼆次癌症。

还有⼀些空服员，⼀退休没多久，就很快⽣病、衰⽼，甚⾄过世。

部分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很难适应退休以后的⽣活节奏。

以前⻓期过着不断⻜⾏、昼夜颠倒、季节感也不清楚的⽣活，

总是在路上、在移动。

但⼀退休，⽣活⼀下⼦安静下来，节奏完全改变，

身体也跟着很难适应这么剧烈的变化。



就算是现在，这位朋友仍然总是去找各种活动，

对她来说，要“慢下来”是很不容易的事。

她虽然已经开始慢慢放慢脚步，但仍然需要时间。

所以，身体本身也会产⽣⼀种“执着”和“惯性”——

不仅是思想会执着，身体也会习惯某种⽣活⽅式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⼈都有⾃⼰的⼯作和⻆⾊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在⼯作背后，常常有很⼤的压⼒和付出，

只是为了活下去、养家糊⼝。

听着她的分享，我对他们所做的这些⼯作，

⼼⾥⽣起了⾮常深的感激。

即使现在我已经出家受戒，

我仍然深深感觉到：

我们所有⼈⼀起⽣活、⼀起⼯作、⼀起在这个世界上运作，

彼此连接得⾮常深。

我们⼀起创造了这个世界。

通过我们的消费⽅式、⽣活⽅式，⼀起塑造了这个世界——

这就是“相互共⽣，相互存在”（interbeing）。

我不能说：“这⼀切都和我⽆关，我什么也没做。”

如果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⼦，我不能只说“是他们造成的，不是我”。

在我们⽤餐或饮⽔前所念的伽陀⾥，有⼀句提醒我们：

“为了让⽣命得以延续，所有众⽣彼此资⽣、彼此成就。”

⽣命的延续，总是伴随着“相互摄取、相互依存”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断地分享、接受、付出，

这就是⼀种“相互共⽣”的状态。

很幸运，我们还有⼀个究竟维度——胜义谛。

在这个究竟层⾯上，是涅槃，是⼀切众⽣、⼀切现象的根本基础。

当我们明⽩了终极真相：

每⼀样东⻄都没有⼀个独⽴、固定不变的“⾃⼰”，

并且在⽇常⽣活中带着正念保持这种视⻆，

保持⼼的安定——也就是佛陀所说的“定”，

专注于⽆我、空性，

那么，我们就不会再那样执着于各种概念、感受、情绪。

因为我们知道，这⼀切都是⼀直在变化的。



当我们不再⽤分别⼼去看待感受、经验——

不再把它们分成“对或错、美或丑、好或坏”，

⽽是看到：美是由丑的元素构成的，
好是由坏的元素构成的，

我们就不再落⼊对⽴。

我们能够同时拥抱美与丑、好与坏。

⽐丘们安住在三摩地中观照“⾊”的灭尽，

脱离对于“⾊相、形象”的错误知⻅。

我们的意识会⽣起种种认知。

在经典中也说，意识就像画家，画出世间⼀切形形⾊⾊，

构成我们的思想和观点——这些都是我们思维的产物。

“如是，身、相、味、触、法，意识所缘，⼀⼀皆灭尽。”

也就是说，能取和所取，就像硬币的两⾯：

当这⼀⾯不再现前，另⼀⾯也随之不再现起。

能这样观照时，我们就能从⼀切错误的知⻅中解脱出来。

所以，这个“能与所”的关系，就像硬币的两⾯：

当⼀⾯存在时，另⼀⾯⼀定也同时存在；

当⼀⾯不再显现时，另⼀⾯也随之不再显现。

如果你能看⻅这⼀点，你就可以找到解脱——

从⼀切错误的⻅解当中解脱出来。

“空”就是第⼀个解脱⻔。
这部经⾥的教导和我们之前学过的经典是相应的。

我们也讲到了“五蕴”。

如果我们能安住在正定之中，看⻅所现的种种境界，

就会发现这⾥所教导的，和以前经典中所讲的是⼀致的。

我们曾经说过：对事物的错误认知，

使我们在“⾊、受、想、⾏、识”五蕴上执着，

⽽其实“五蕴皆空”，

是⼀直在变化的。

所有这些感官对境，终究都会“消失”：

所谓“主体消失，客体也消失”。

这⾥的“消失”并不是指死亡，

只是指它们不再显现、不再起现⾏。

如此，我们就能从⼀切错误的知⻅当中解脱出来。



这就是“⽆相”——第⼆解脱⻔。

当⼀切⻅解都变得清净，你的认知就不再有错误，那就是“正⻅”。

因为你如实观照实相，⽽不再执着于外在的形式。

知⻅清净，会带来真正的理解与智慧，

你就会从贪、嗔、痴等烦恼中解脱出来。

因为我们了解了事物真实的本相，

就不再相信有⼀个独⽴的“⾃我”；
不再贪求，不再对⼈或对事、对某些观点产⽣强烈的执着。

当贪嗔痴尽灭，就安住在“平等、⽆分别”的法界。

在这个⽆分别的境界中，没有“对与错、美与丑、好与坏”的对⽴；

在这样的境界⾥，没有“我⻅”和“我所⻅”，

种种错误的⻅解也就没有根基、没有机会再⽣起。

现在已经九点⼆⼗⼆分了，还剩下⼋分钟。

如果你们有问题，我想先给⼤家讲⼀个⼩故事，

等⼀下你们再提问，好吗？

我记得刚刚出家做沙弥尼的时候，

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有趣。

⽼师常常笑着说：

“定严啊，你能不能想象，有⼀天你⽼了，⽛都掉光了，

⼋⼗岁、九⼗岁的时候，你会变成什么样⼦？”

那时候，⽼师这样说，我⼼⾥会想：

“为什么⽼师要说这种话呢？”

现在我才明⽩：

当⽼师给我授戒的时候，他已经看到五⼗年、六⼗年后的我。

他并不执着于我当下的样⼦，

⽽是看到⼏⼗年后，我会变成什么样的⼈。

现在回头看，我才明⽩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、

也这样对其他的学⽣说话。

他并不执着于我们的外形、现在的样⼦，

他看到的是更⻓远的、真实的可能性。

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⼒，都投⼊在这种“转化”和“传法”当中。

这不是开玩笑的。

我真的相信他看到的是实相。



好，Lawrence，现在我来听你的问题。

“亲爱的⽼师，亲爱的定严法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

我的问题是：在这部经的开头，说到⽐丘们表达了想要学习，

你也提到了戒律，说佛法只传给那些真正愿意接受的⼈。

这让我想到⼀个我常常会起的疑问。

我听说，在在家⼈组成的团体⾥，有⼈会向别⼈讲佛法，

他们说⾃⼰是在分享佛法，但并没有表明那是佛法，

或者没有很善巧地说明来源，只是‘讲道理’。

我不太明⽩你说的‘善巧⽅便’到底是什么，

但我对这种做法常常感到有点不安。

所以我想问：

在家⼈是不是也应该遵循类似的原则？

如果不表明这是来⾃佛法，这样传法会不会对佛法不够尊重？

同时，对听的⼈是不是也有⼀点不尊重——

好像认为他们不能接受‘这是佛法’，

或者不够开放、不够聪明？

你能帮我解释⼀下这⼀点吗？

出家⼈的戒律，是不是也适⽤于在家⼈？”
是的，在这部经⽂的开始，关于这⼀点说得很清楚。

我也刚才提到，如果只是以我们的“⽣活⽅式”、

以我们的“存在⽅式”，去让别⼈感受到某种智慧或平和，

那和正式“讲经说法”是不太⼀样的。

我明⽩你的问题。

不过，要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，其实很难。

很多情况必须具体分析。

在某些具体的情况⾥，我可以想象，

不⼀定要直接讲“佛法”三个字，也可能是善巧⽅便；
但在其他情形下，可能就不够尊重、不够清楚。

如果要真的分享我对这些不同情况的看法，

我需要听到⾮常具体的例⼦，

否则很难给出⼀个通⽤的答案。

简单地、笼统地说“都可以”或“都不可以”，都是不够精确的。

所以，确实很难⽤⼀句话回答。

谢谢你，Laurence。



在僧团⽣活中，这样的问题很适合在法谈和⼩组分享⾥继续讨论，

尤其是和相互修学的朋友、共修团体⼀起探讨。

“善巧⽅便”本身就是⼀个很⼤的题⽬，

我们可以⽤⼀⽣慢慢学习，也可以彼此学习。

也因为这样，才会有这么多不同的佛教宗派，

才说有“⼋万四千法⻔”。

修⾏得越多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智慧也会越来越深。

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。


